
        
            
                
            
        

    
无奈的抉择

无奈的抉择

一

“锋，你到底想干什么？那份资料我已经交上去了，你再怎么逼，我也是拿不出来了！”

火盆猛烈地燃烧着，房间在它的映照下显得诡异而神秘，无数的刑具和铁链让人觉得似乎来到了中世纪的宗教裁判所。一个男人被双手向后绑在墙角的柱子上，身上的伤痕和破碎的衣衫可以看出他曾经奋力抵抗过，虽很狼狈却不掩其出众的风采。

“现在我已经对那份资料不感兴趣了，这可怎么办呢？真让人伤脑筋呢，你说是不是啊？”有着如同黑夜一般的美貌，再加上嘴边让人不寒而栗的邪笑，让这个名为锋的男人浑身散发着既冷酷但而又充满着魅力的邪恶诱惑。

见自己的话引起了绑在柱上男人的全部警觉，锋从旁边慢慢拿起一摞纸，“我现在只是想看着素有商界第一谍的壬成为一个乖乖听话的奴隶，啊，光是想想就知道那一定是一副极为美妙的样子。”

看清锋手中的文件，壬惊异不已，明明送上去的数据怎么会回到锋的手上？难道是内部出了叛徒？这也就可以说明自己为何在即将脱身的时刻突然失败，而被这个素以冷酷、残忍著称的人给抓住。

“既然如此，你就给个痛快吧！”冷凝双瞳，壬不再装出软弱与无辜，反正这样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

“那怎么可以？”以手支颌，锋脸上的表情似笑非笑，“我的行事作风你也知道，我最恨的就是背叛和欺骗，那些犯过我忌讳的人的下场你应该也知道一些吧，有什么理由你认为你会成为最特殊的一个，那么轻松的得到解脱呢？”

“你。。。。。。。那你想怎样？”的确，这人做事邪的可以，什么规则、法律在他眼里根本不值得一提。壬在接这个任务的时候也清楚如果失败会有什么结果，但，当时的形势是不容他不接。

猛然心中一悟，壬想起一个人来，当初接任务时是他一手促成，再加上他平时一直就非常不满魁老是压在自己头上，让他总是只能屈居第二，这次的事莫非就是他捣的鬼？

“哎呀呀，没想到处于这种情况还有人能够走神，”欣赏着壬变化多端的脸色，锋打断了他的思路：“我想你刚才可能没听清我说的话，现在的我需要一个乖乖听话的奴隶，而你正好挺符合我的审美观点，所以很荣幸地被我看上了！”

什么？壬怀疑自己的耳朵是不是出了问题，虽然最近是比较流行这股不良的风潮，可他没想到锋竟然也是变态一族。不过以他没有什么不敢干，没有什么不能干的标准，这种事的确是他做事的风格。

“你休想！你可以夺去我的生命，但你休想我会变成你的玩物。”盯着锋，壬坚定地答复他，即使这样做的结果会使自己落入更惨的结果。

“这是不是就叫做任务诚可贵，生命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呢？”锋嘻笑着，甚至改用了一篇名诗，似乎一点都不在乎壬的拒绝，“不过你这么激烈的反对，我也不好强人所难，毕竟我的心是很善良的。”

你若是善良，那这个世界就没有残忍的人了！壬不相信锋会如此就轻易地放弃，毕竟像猫捉老鼠般给人希望，然后再彻底摧毁一切可是他的拿手好戏。

“唉，没有鱼虾也可以，我只好换一个奴隶了。”用最遗憾地口吻，锋拿起放在桌上的响铃摇晃着，传出两声清脆的响声，“不过看在我曾中意过你的份上，你可以在旁边观赏我是如何调教这个替代你的人成为奴隶的。说不定看过之后，你的一动心就会改变主意，那时可要及时把这个好消息告诉我啊！”

放屁，壬在心中大骂，做你的清秋大梦去吧！

“典桠！”可是壬看清夹在四个彪形大汉中间被拖进来的那个人的脸孔时，饶是以冷静闻名的他也不禁大喊出声。

“看来你认识他？”锋走上去，轻轻抬起了刚被带进来，全身赤裸的人儿的脸蛋，那是一张很标致的脸，虽然还充满着少年特有的青涩，不过已经能看出以后必是个美人胚子。不过此时他被迫衔着一个人字型的马具口嚼。给他带上这个的人似乎没有任何怜惜之心，腮边的带子使劲地向后拉着，像已经嵌入肉里一样，巨大的口塞因此牢牢地、深深地堵在那叫典桠的少年的嘴里。而从后脑拉过来的黑色带子不仅呈三角形加固着嘴上的带子，还从鼻部硬生生把少年的脸勒成了两边，更加凸现了少年那双惊慌失措的大眼睛。

“真是楚楚可怜啊，而且正是十六岁花一样的年纪，难怪你炙热的爱会献给他了！”锋如同自言自语地感慨道。

“。。。。。。你在胡说什么？我。。。。。我和他没有任何关系。”壬汗如雨下，没想到锋竟会对典桠出手，可现在如果他表现得很重视典桠，那两人的下场都会很惨，所以他只有咬着牙否认和忍耐。

但，这是如此难办到的一件事，眼睁睁地看着最宝贝最爱的人可能遭到毒手，却只能袖手旁观甚至要努力做到无动于衷，壬的心里比被刀挖还痛，可如果不这样又能怎么办呢？

虽然壬已经尽力了，但一直仔细观察他的锋还是很轻易地发现了他的动摇和挣扎。呵呵，你就死鸭子嘴硬吧，这样会让我更开心！

锋手随意一摆，两个大汉把典桠脸朝下按倒在地，然后把他的四肢向后捆在一起，然后用房顶垂下的大钩子拉住，就这样将典桠吊了起来。

“呜呜。。。。。。”嘴被塞住的典桠只能发出很模糊很小的声音，以倾诉此时自己所经受的痛苦，特别是看见自己最亲，最爱护、关怀自己的壬哥哥就在眼前，他更是用尽力气挣扎着，把那条吊着他的铁链摇晃的叮当作响，一双大眼睛迷茫又充满祈求地使劲向纫求助。

不，壬在心中呐喊，纯洁的典桠是无辜的，他可能直到现在还不明白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都是自己连累了他！

可壬表面上却不得不维持冷漠。

“你就别白费力气了，没看见你的壬哥哥自身都难保吗？而且他刚刚亲口说和你没关系的。”锋拍拍典桠的脸蛋，状似好心的说。

似乎此时才注意到壬也是一副被禁锢的样子，典桠惊讶的睁大眼睛，但很快，一丝绝望浮了上来，现在已经没有任何人可以救自己了，而又不知这些人要对自己干些什么，但怎么想也不是好事！

“真是可怜！但放心，我请来的这四位都是专业的调教师，”后面这句话锋是对壬说的，“所以，现在让我们欣赏一下他们带来的这一场视觉上的盛宴吧！”

二

一个大汉走到轮盘前，把绳子缩短，将典桠吊得更高。

而剩下的三人，一个开始准备着什么，另外两个则来到典桠的身下，抚弄那因为四肢吊起而更加突出的胸前两点焉红以及未经人事的小小玉茎。

典桠怎么能够抵挡如此技巧性的调逗，被堵住的嘴巴不停发出唔唔的声音，玉茎也迅速肿胀起来，很快就射出白色的液体，正在他身下的那个大汉伸出手全部接住，然后在典桠的面前色情地舔舐着。

“调教一个奴隶就像是做一道美食，第一个步骤就是要清洗。”似乎觉得眼前这一幕还不够刺激壬，锋开始在他耳边解说：“之前调教师们就在浴室里把那个可爱的孩子从内到外洗得干干净净，至于用的是什么方法，为了捉住你我也没机会得见，真是可惜啊！而且为了能让此时的敏感度增加，据说还强迫那孩子在热水里泡了一个小时呢！”

的确，典桠身上呈现着不很自然的粉红。

壬咬紧下唇，这说明锋早抓住自己以前就对典桠下手了，或者说就算今天侥幸逃脱，他也会以典桠为人质让自己自投罗网。

“哎呀，看来他们打算给今晚这道美食中最重要材料好好装饰一下！”锋啧啧有声赞叹着，却不知眼前这幕带给壬有多大的冲击。

只见在做准备的人走过来，手上带着塑料手套，另一个人举起一个打开的箱子，他从里面拿出一根前细后粗的长长的针。

“他要干什么？不要，哇哇。。。。。”壬看见那人的动作后大叫不止。

只见大汉伸手捏住刚才被调逗的已经变红直立起来的典桠小樱桃中的一颗，以极快的速度把手中的针刺了进去。

“嗯。。。。呜呜！”虽然哀叫被堵在口塞中，但还是可以听出典桠的声音比刚才的尖锐很多。而且痛楚并没有过去，那大汉开始向外拉针，越来越粗的针不断扩大着创口，鲜血顺着针尖滴落，这种折磨让典桠脸色苍白，双眼瞪得大大的，似乎随时都会昏过去。

这是，大汉拿起一枚和针尾差不多粗的乳环，顶着针尾穿进去，然后闭合开口，典桠的乳头上就多出了一个沉重的金属环。

如法炮制，大汉又开始为典桠的另一个乳头穿环，这回行进到一半时典桠极力曲伸的头突然垂了下来，不能忍受这过程的他失去了意识。

“好脆弱啊，调教才开始就表现得这么弱不禁风，后面该怎么办呢？”锋的语气充满怜爱，可眼中依然那么冷酷。

“放过他，快放开他！”壬使劲挣扎着，怒吼着。

“那你承认你认识他并爱着他了？”听见锋的话，壬一时哑然。

说话间，那大汉手上的器械已经换了，他抚摸着典桠的阴茎，同时对旁边的三人点点头。顿时，那三人从各个方位紧紧抓住还在昏迷的典桠。

“嗯～～～～”一声长长的哀嚎从被痛醒的典桠嘴里模糊地发出，他痛极了不断扭动着身子，却在三个大汉的压制下徒劳无功。

等四个人从典桠身边推开后，壬清楚地看见典桠的阴茎上也多出了一个粗大的金属环。

“不，你们这群禽兽，他还是个孩子啊！你们这群混蛋，别落在我手上，否则我非杀了你们不可！”壬发疯似的狂叫，绑在手上的锁链在他的剧烈挣扎下已经将他的手腕磨出血来，可壬似乎毫无知觉。

锋看着失去冷静的壬，并不打算阻止他的谩骂和威胁，毕竟这样自己才会带给自己更多的乐趣。

而那四个大汉更是像没听见壬的话，这次他们搬来了三面大镜子，放在典桠的身后，正对着壬，使镜中典桠的后身一览无遗。

脱下了手套的大汉抚摸着典桠身上自己刚刚穿上的环，然后从盒子里拿出三个华丽的夹子，虽然是夹子但后面却有着长长的铁链，铁链上还接着一个小巧但重量不轻的银色铁块。

大汉一松手，这三个夹子就夹在了环上，它底下吊着的铁块不断摇晃着，给刚饱受创伤的乳头和阴茎带来了新的折磨，无法大叫缓解疼痛的典桠，眼中大滴大滴的眼泪开始滑落，他不知道为什么前一刻还在上学的他，后一刻就像做噩梦般来到这，被人酷刑虐待。

可那些人还不肯放过这可怜的羔羊，一个大汉在典桠的双膝上带上枷锁，并系上分腿器把典桠的双腿分得大大的，露出了那怯怯的后庭。

按了按那从没有被人触摸过的花蕊，一个大汉拿起充分润滑过的扩肛器，一下子插了进去。

“唔。。。。。”突来的外物让典桠忍不住又哼出声，而且那东西竟开始张开，渐渐把自己的肛门里的世界暴露出来。这种不适和知道后面承受着陌生人目光的羞耻感让典桠开始摇摆着，呜咽着，祈求着。

“好风景，不是吗？”同样从镜中清楚看见那朵小菊花盛开过程的锋，戏谑地问着眼睛都已经变成赤红的壬。

慢慢把典桠的小穴撑到最大，连里面的每条皱折都看得清清楚楚后，一个大汉结过另一个人递来的玻璃容器，从那透明的器皿里可以看见有一些粘粘的液体流动，他用油画笔蘸着那些液体伸入典桠被撑开的通道，开始仔细地、均匀地将它们刷到上面。

和刚才纯疼痛不同，这次带来的快感很强，特别是刷子刷到前列腺附近最敏感的那一点时，典桠的身子像是落到陆地上的鱼一样跳跃个不停。

此时的典桠连哼都哼不出来了，他只能快速地喘息着，清亮的液体不断从口塞的空隙滴落地下。而下半身因为阴茎环的缘故根本射不出来，典桠的玉茎只能挺立着、弹动着，从前端的环旁渗漏的液体在地下形成了一个小水洼。

“看来打了阴茎环就不能射精的事是真的啊，不止如此，连尿道也堵上了，我们可怜的孩子以后就是要撒尿也要请求准许了！”看到此情此景，锋摇摇头，“不过不知道这样会大幅度提高敏感度的传闻是不是真的呢？”

可惜没人回答他的问题，大汉们正忙着，而壬则为眼前着淫糜的一幕而完全呆住。

终于，小小的油画刷完成了它的任务，可马上一个空心的铁筒又出现在了另一个大汉手上。他拿起一个小瓶子，将其中的液体小心均匀地涂抹在铁筒上。

然后轻轻插入扩肛器的中间，一人扶着铁筒，而另一个人则慢慢地把扩肛器拔出来，铁筒就这样替代扩肛器陷在典桠的直肠里。

“看那瓶子，好像是最厉害的春药呢！”锋一副看好戏的样子，“说起来烹调食物最重要的一步就是加热呢，不知这几个调教大师想怎么让我们的典桠温度升起来？”

很快，答案出来了，大汉手拿一个吹风机开始加热铁筒空心的部分，随着热传导，典桠那紧贴着铁筒的嫩壁开始发热发烫。而其它人也不肯放过他，有两个人拿着较小的吹风机开始对着典桠的乳环和阴茎环猛吹，剩下的人则用最古老的用具：蜡烛，开始肆虐典桠的朝上的背部和臀部。

受到这么狂热地招待，典桠美丽的脸痛苦地扭曲起来，身上从外到内像是着了火，那么的烫那么的难受，可自己却无处躲藏。

白皙的身体布满了汗水，脸上泪水和口水不断滴落着，典桠终于承受不住，再次失去意识。

三

随着一阵铁链的晃动，那些大汉终于把失去意识的典桠放了下来。

一个大汉走上去，一把抓住典桠的头发将他的脸抬起，然后有些粗暴地将他的口塞解下来。

“恩。。。。。”典桠轻轻呻吟着，清秀的脸上布满痛楚，他紧闭着双眼，似乎拒绝从这个恶梦中醒来。

可这也要那些调教师同意，他们调整了房顶上和地上铁链，然后将典桠扶起来把他的四肢分别锁在上面。然后将铁链收紧，顿时典桠整个人呈X型绷在房间正中。

“你们快住手啊！”不知道那些禽兽又想对典桠作什么的壬急得大叫。

可是那些大汉怎么会听壬的呢，其中一个拿起一条短鞭狠狠地朝典桠的背上抽去。

“啊~~~~~~”剧烈的疼痛让典桠醒了过来，一声惨叫发自他口中。

一鞭一鞭不停地落下，之前凝结在典桠背上和臀部的红蜡烛一块块落下，远远看去就像是在下着一场血雨。

“不要再打了，壬哥哥，呜，好痛！啊！救救我啊~~~~~~”凄厉地呼救声在房间中不停的回荡着。

看着泪流满面向自己求救，在鞭下不断颤栗的典桠，壬终于崩溃了。

“放了他，我。。。。。。我什么都愿意！”壬屈服了，嘶声对锋说。

“是吗？我可是想让你成为我乖乖的性奴呢！”故意加重性奴两个字，锋快乐地逗弄着已经到手的猎物。

“什么都可以，只求你快放过典桠。”闭上眼睛，如果不是手被捆住，壬早就捂住耳朵了，他实在受不了典桠的哀叫了。

“呵呵，现在你不说你和他没关系了？” 锋却还是一副悠闲的样子，“不过口说无凭，你总得有点行动啊！”

“哎，你看看我这记性，都忘记你的手被我锁上了。既然动不了又怎么能够有点表示呢？”说着锋像是刚想起来，弯下腰解开了壬的束缚，同时如同不小心一般，把原本放在桌子上的一个塑料棒和一瓶润滑剂碰落地上，正好滑到壬的面前。

揉着因为绑得太紧而血流不畅的手腕，壬看着眼前那两样东西，思想剧烈地斗争着。他真的很想一拳打倒眼前这个变态的男人，然后带着典桠远远离开这个地方。可，这也只能是想想而已，外面不知有多少荷枪实弹的保镖，自己已经连累过典桠一次了，不能再犯同样的错误了。

颤抖着，脱下自己所有的衣物，壬花费了全部的自控力才捡起橡胶棒和润滑剂，学着电视上曾见过的样子，笨拙地把润滑剂挤到橡胶棒上，然后忍住羞耻把自己的双腿尽量分到最大，咬着牙，把那东西插进自己的肛门。

看着壬红着脸，不知是难受还是怎的大口喘着粗气，大张双腿正把那粗大的橡胶棒塞进体内，很愉快地看着眼前的美景，锋为了奖励壬的努力打了一个响指，立刻，大汉停止了对典桠的鞭打。这虽然这让壬松了一口气，但很明显他还有很大的麻烦。从没有用过那地方的他，甚至不知道之前要用手指松弛一下，因为感觉很不舒服，橡胶棒的进入十分缓慢。

“看来你还需要学习啊！”叹口气，锋对着调教师点点头。

明白了雇主继续的意思，三个大汉走上前去开始抚摩典桠，剩下的一个人拿着一个黑色的面罩走到典桠的面前。

“不，你们要干什么？”看着嵌在面罩嘴部的那个巨大的假阴茎，典桠被吓的大叫，“不，壬哥哥。。。。。。唔！”

那大汉捏着典桠的下巴迫使他张开嘴，硬生生地把那个假阴茎齐根塞入他的嘴里，从典桠喉结上方稍稍的突起可以知道，那条假阴茎的前头已经狠狠地顶到了他的喉咙。

“唔唔。。。。。。。”可是典桠已经说不出一句话了，弹性极佳的黑色头罩被大汉一拉，从前到后紧紧罩在典桠头上，连双眼也被遮住，只露出呼吸的鼻孔。

然后大汉拿出一条皮的颈圈，将头罩的开口紧紧地窟在典桠的脖子上，甚至让他觉得呼吸都有点困难。

“我都已经答应了，你还想对典桠干什么？”壬停手，惊怒地质问锋。

“可是你还不合格啊！再说他们也不会对小朋友怎么样，帮他享受一下而已，顺便在他身上涂点调料罢了，毕竟缺少调料的食物可是很难吃的！” 锋不介意地挥挥手，让壬自己看。

四个人八只手在毫无反抗能力的典桠身上游走、挑逗着，而失去视力的典桠感觉更加敏锐，常常因为被抚到敏感带而跳动。

刚才被痛觉压制下去春药的力量也开始抬头，再加上那些大汉为了掌握他所有的敏感地方，甚至开始伸出舌头细细把典桠全身上下每一个角落舔舐一遍，初经人事的典桠哪经受得起这个，开始喘息着开始忘情的扭动起来，穿过环的下半身也兴奋地立了起来，正好被一个大汉用手握住，使劲揉动。

“恩。。。。。哈。。。。。。”面具下的典桠发出恼人的呻吟，一个大汉打开了电动开关，他嘴里的阴茎马上震动起来。

在这种淫媚地气氛下，别说壬都被影响，不知不觉加大力量，把橡胶棒全部插入体内，就连那些调教师们也忍不住掏出自己的家伙，可是在典桠细嫩的肌肤上摩擦、拍打着，很快一汩汩白色的喷泉全部射到了典桠的身上。

这样还不算，大汉们连同典桠自己渗出的秘液一起，把它们均匀地涂抹到典桠身体的各个地方，连最隐秘的地方都不放过。

黑色的头罩掩饰着迷人的神情，修长的身子被迫张得大大的，白嫩的皮肤在精液的滋润下闪闪发光，再加上时不时倾泻而出的甜美声音和不断因为无法得到满足而扭动的腰肢，这样的典桠看上去充满了堕落而诱人的致命吸引力，不禁壬目旷神移，就连那些调教师也看得嘴皮发干，眼中开始充满欲望。

四

一个形状怪异的机器在此时被推了出来，看着那木马的外表以及上面那外型狰猛，朝上直立着的巨大仿阴茎，壬的瞳孔开始收缩。

“不，别再折磨典桠了，让我替代他吧！”看见那些大汉开始解开典桠地锁链，有将他架到那个恐怖马具上的趋式，壬大声地喊道。

“真是一出英雄救美的好戏啊！”锋冷笑，“不过你请求的方式还真是特别啊！别忘了，你现在的身份！”

“。。。。。。主人，求你，让我。。。。。。请调教我吧！”拳头攥得死紧，壬吐出羞耻的话，毕竟只有这样才能救典桠。

“这还差不多！”锋满意地点点头，“喂，我的这个性奴想尝尝那个玩具的滋味，你们觉得怎么样啊？”

闻言，一个大汉走了过来，瞪视着跪坐在地上的壬，那赤裸裸地打量让壬从背上升起一股寒气。但，现在不能退缩，要不然典桠就惨了！

鼓起勇气，壬不屈地回瞪着那个大汉。

看见壬的这种神态，大汉抬起头冲着锋点点头，然后一把抓住壬的头发，将他拖到了房间中心。

两个大汉马上跟过来，拉下悬在房顶上的一根铁链，将壬双手捆在一起吊了起来。全身的体重骤然全部压在骼膊上带来的疼痛，让壬闷哼一声。

而这样还不够，那两人把壬的膝盖尽力向上弯，然后也用铁链固定起来。这样壬的双腿被分得大大的，阴茎和还插着橡胶棒的肛门就清楚地露了出来，受到这种程度暴露的刺激，壬的括约肌忍不住一阵收缩，本来就很勉强被夹在密穴通道里的橡胶棒一下子被挤了出来。

看了一眼橡胶棒前端沾的秽物，大汉皱皱眉，接了一根水管过来，将开口一下子塞到壬的肛门里。

冰冷的液体喷涌而入，很快壬的腹部就鼓胀了起来，那种不断攀升的排泄感让壬几乎疯狂，但他却毫无抵抗的余地，只好咬紧牙关忍受。

一个大汉拿过一个大盆，然后将手放在壬的腹部，似乎在试探他最大的承受界限在什么地方。

就在壬脸色铁青，冷汗直冒感觉腹痛如绞，再也支援不住的时候，那个水感猛地被拔了出去。突来的轻松让壬很想一下子解除自己的痛苦，但想起自己这种屈辱的姿势会让接下来的事一目了然，全部被眼前这群人看在眼中，超强的自尊使壬苦苦忍耐着。

不过当壬看见眼前一个大汉带着手套，拿着那根曾经见过的针向自己走来时，壬绝望地认识到自己的一切挣扎不过只是增加他们的乐趣而已。

“啊～～～～”一声惨叫，一枚钉子打入了壬脆弱的乳头，受到这种超强的刺激，后庭的括约肌也不再听从使唤，一下子大量的水连同里面的秽物落入了底下的盆中。

然后水管再次插入，在释放的时候打入另一个乳钉。经过三次的灌洗，从壬肠中流出的已经是清水，那些大汉才收起木盆和水感。

此时的壬感觉两边乳头如同火烧一般的抽痛着，更让他恐惧的是，一个大汉开始用一只手玩弄他的阴茎，难道他们马上也要在那里打上环了吗？就像对典桠一样。

壬的身体紧绷着，可全完全控制不了本能带来的快感，很快自己的阴茎就在那灵活的抚摸下挺立不已。

“嗷～～～～～”就在壬把所有的注意力全部集中在前面时，一个东西突兀地插入了后庭，那是一个大汉的手指，很快手指不断增加着，在润滑油的帮助下，那人竟然把整只手都塞入了壬的肛门，极度扩张感带来的恐惧让壬不由得大叫出声。

同时前面的人拿出活塞样的东西小心地插入了壬的射精管，那种刺激让壬肌肉马上收缩，把插入后庭大汉的手紧紧包裹起来，带来一阵撕裂般的疼痛。

“这可是个好东西呢，只有当你的精液累计多到可以产生能推开活塞的压力时，你才能得到解放噢！”锋不知何时靠近此时狼狈的壬，仔细观察那个活塞并帮他解释道。

“不。。。。。。。。”一边感受着那只不断活动的手带给自己的痛苦和快感，壬看见那个马具被推到自己面前，不知锋在马腹底下板动了哪个开关，之间马具上的粗大仿阴茎里面突然冒出很多钢珠，在整个东西振动的同时，这些钢珠自身也在不断震动着。

不理会壬的恐怖表情，一个大汉走到转轮那里将壬缓缓的升起，那只手顺势也从壬体内拔了出来。

然后，马具被推到壬的正下方，那根粗大的胶棒正对着壬那似乎知道大难临头而不断收缩的小穴。

“不。。。。。。啊啊啊～～～～～”铁链无情的又放了下来，不论壬怎么试图向上蠕动，它的尖端还是正正地插进了壬的肛门，并且由于重力的因素不断加深着。在只插入一半的时候，那大汉突然一放手，失去铁链拉制的壬马上落了下来，双臀狠狠地砸在马背上，而那仿阴茎也深深地埋入小穴中。

壬此时的脸已经扭曲变形，口大张着深呼吸，企图减轻一些痛苦，可是那些大汉并不打算就此放过他，把一面镜子搬到壬的面前后，他们开动了马具的总开关。

顿时，如同一只奔跑跳跃的骏马，这个机器开始上下剧烈的摆动起来。

从镜中，壬可以清楚地看到自己，因为双腿被铁链向上束缚，结果只有臀部紧贴着马背，随着它的上下跃动，被顶得不停跳动着，让那个在自己后庭不停剧烈震动的巨大胶棒更深地插入、拔出。

“啊。。。。。不。。。。。停下。。。。。。。”断续地话语显示了壬现在的痛苦，他开始抛开自尊开口求饶了。

可是那些大汉似乎以为这是他还觉得不过瘾的标志，两个人一左一右地解开壬膝盖上的铁链，放下他的腿，并悬空地加上了两个大铁球。

此时另外两个大汉解下了典桠，把他四肢几乎呈并行线地绑在一张如同桌子般可以360度旋转的翻板上，取下他的面罩。

一张已经被春药弄得情欲无限的脸露了出来，之前还含着橡胶棒的嘴半张着不断呻吟，一个大汉在拔出胶棒的同时就把自己的肉棒插入典桠的嘴中。

“呜呜。。。。。。”另一个大汉则走过来，把那副面具带在了壬的脸上，沾满典桠唾液的橡胶棒彻底堵住了壬不断发出的惨叫，那几声微小的呜呜声反而让被钉在马具上备受折磨的他充满了情色感。

让壬独自一人和马具嬉戏，四个大汉齐聚在典桠身旁，这可是事先约定好的报酬之一呢！

其中一个大汉躺在翻板下，把典桠的后臀转到对准自己早已等待不及的欲望上，狠狠向上一挺，就这么大力抽插起来，而另一个大汉也不甘示弱，硬是从已经插入大棒的小穴空隙中将自己的肉棒也挤了进去。

“嗯嗯～～～～”典桠发出了低哼，可是他前面的小嘴也被两只阴茎给塞满了，吐不出更大的呻吟了，只能无力地摆动着身子。

一时间，房间里充斥着冲撞的啪啪声，大汉粗粗的喘息声以及壬和典桠被侵犯而发出的呻吟、叹息声，气氛变得淫魅不已。

锋看着眼前的这即残忍又强烈波动着人心中最淫乱心弦的这一切，满足地想：以后多了这两只相亲相爱的宠物，自己的生活会变得更有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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